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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996年春，台灣人民直選總統，在中國文攻武嚇下，選出體制內的改革者李登輝總統，而非民主運動的先驅彭明敏教授，但從此台灣的國家定位總算與中國互不隸屬。次年，縣長選舉，在野人士獲得了大多數重要縣市的席次，看似民主前程大好，大有取而代之之勢，然這主要是要歸諸國民黨內訌使然。1998年底，台灣人多少有良心的淚眼，看著阿扁的落選，一切又回到只能站邊緣的原點。如今，在新世紀大選的前夕，又重遭震災，台灣社會依舊蒙昧混沌，是台灣人的性格？宿命？且先作一個小的歷史回顧：
大清王朝統治台灣，最早遇到大規模的武裝反抗是漳州人朱一貴於1721年起事，幾乎推翻清朝在台的統治。當時畬族的漳浦人藍鼎元隨任南澳總兵的族兄藍廷珍帶兵渡台鎮壓。在台一年多，他寫不少見聞與治台意見。
藍鼎元所看到早期的台灣平民的個性是：
1.
愛好面子、重視穿著。「家無斗米，服值千緡」
。
2.
「賭風最盛，兵民皆然」
。
3.
統治者用權術示人以小恩小利，即榮耀投靠，為統治者腹心。

當時距鄭氏東寧王國之亡（1683）才三十多年，鄭氏以來，先後的移民者居住台灣都不很久，政權更迭，民變頻仍，命如薤露，朝不知夕，不安全感的生命，自己不能保有的身體。今天要插朱一貴的旗幟，明日要插「大清良民」的旗子
，今日要討這個主子的歡心，明天要討另一個頭家的垂憐，統治者誘以小利，即賣身投靠。時間過了二百七十多年，台灣人居然還繼承了這樣的性格，這當然是長期被殖民統治所麻醉的一貫奴隸心態。畢竟時間悠遠，社會結構有所差異，然而何以致之，主要是五十年來，高壓下的大中國式文化教育，使台灣的國家主體性無所凝聚使然，今日雖然解嚴多年，言論看似自由，但台灣無形的文化規範是被訂定的，價值體系是被操縱的，且分論於下，知與無知、覺與不覺的台灣人民都正陷入這種困境之中。
一、文化情結的困境
 

台灣人口最多的鶴佬、客家人，皆來自對岸的福建、廣東。今日，一般知識的人都能清楚的指出這主要是指父系的移民，母系則多為在地南島語的平埔族人，所謂「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然而在父系社會、優勢文化的雙重因素，混血的台灣人都是認同鶴佬、客家，他們的原鄉是在唐山，特別是代表血緣傳承的姓氏亦都是來自唐山的漢姓漢名。當然在1758年（大清乾隆23年）後，平埔族被改漢姓的運動，使許多「熟番」的「番仔名」改作漢姓名
，他們和他們的子孫，不想去也不會去知道他們原始的「污名」，到了1895年日本人來到，顯然他們的姓名不同、語言迥異，而漢字假名夾雜的文字，也不是鶴佬、客家士紳階級所認識的。「祖國」文化的情結油然而生。
在衣飾、烹調方式以及最重要的生活禮俗、神祇信仰無不來自唐山原鄉。當對岸的滿族的「大清帝國」換成漢語族的「中華民國」之後，1945年，中華民國趁日本被美國打敗而自稱「光復台灣」「台灣回到祖國的懷抱」，儘管以江浙人為主的國民黨統治者，他們的吳語或北京官話與台灣話（鶴佬）、客家不通，但是用筆談是可以通的。第二年「國語推行委員會」成立，台灣一句新的語言「我們都是中國人」便開始雷厲風行起來，台灣人從此被灌輸偉大的中國文化的虛無概念。
本來「中國」就是一個排他而自大的詞彙，是有知慧的文明人所住的地方，有衣冠禮儀仁義孝悌
。在國民黨政府初領台時代，即強調歷史悠久，黃帝堯舜以來，有五千年歷史；山川壯麗，有一千一百萬平方公里土地。以及物產豐富，人口四億七千萬人。相較之下，台灣何其渺小，剛經過日本殖民地時代，台灣人破碎的心靈，在祖國文化下自慚形穢。半世紀下來人民雖漸漸認識到現代中國，並非一個有文化的國家，然而在東方古代的文明，漢籍所蘊藏的哲學、文學、歷史等文獻，確實佔有最重要的地位。在主體文化尚未建構的台灣，繼續成為國民黨統治者、官方、教育及文史學界的政治圖騰。
台灣要做為一個獨立的有主體性之文化，則必須擺脫於附屬於中國文化的思維模式，並且要走出自賤於大陸中原文化的陰影。
中國漢文化是台灣母文化的重要組之一，這主要是指南方的閩越族文化，它直紹先秦兩漢，因為閩越人被古中原華夏人所征服、同化。與滲有阿爾泰騎馬民族的北方文化距離甚遠。古代中原文化，猶古希臘羅馬文化一樣向四方放射，發展較慢的西歐，絕不會有母文化的情結，而日本之與中國一樣，日本人並沒有母文化的祖國情結。
就事實而論，鶴佬話（閩南語）、客家話是漢藏語系中的漢語族中七種語言之二種
，諸漢語之單語、複詞、詞序、語法，皆頗相近。二千多年來，漢字系統與漢字文化歷史所形成的詞彙、成語，除非台灣語文政策，捨漢語而就印歐語系，否則不能擺脫漢字及其背後的文化結構，台灣母語系統（原住民語除外）文字化尚未完成，但都沒有影響漢文化對閩、客母語的影響，然而即使非漢語族的泛阿爾泰語系的朝鮮與日本，他們長期借用漢字，不可避免將漢字文化，包括儒教文化吸吮成為朝、日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台灣不是要擺脫漢字、漢文化而是把台灣自己的漢文化獨立於中國之外，切斷大陸中國的文化情結，使之重新與南島、日、美等文化融合成一現代的台灣新文化
。
這種融合已長期在醞釀著，然而大半的人民恐怕還是受困於中國的文化情結之。文化權、教育權仍不在人民手中，特別台灣人的文史人才偏枯，各級學校人史教師大多守舊的大中國思維者，如何跳脫文化的困境是最艱難最長期的大工程。
二、媒體文化的困境
 

大眾傳播是社會的耳目與聲音，也是統治者的化粧師與牧民的利器。中國國民黨入主台灣即接收報社與廣播，228後全面更嚴加控制，一則宣揚政令，二則推廣「國語文」，1961年開始有電視，前後三台分別由政、黨、軍三方掌握。1971年國民黨政府退出聯合國後，反對運動躍起，民主呼聲高升，有影像的三台成為醜化打壓民主運動的第一線的工具，到1992年刑法100條刪除之後，大眾媒體才放鬆對民主運動的直接打壓。1993年8月國民黨內蔣氏舊屬第二代為主的反李登輝人士另組新黨，才完全改變了媒體由黨中央一元指揮的結構。
原來，國民黨是由蔣氏父子經由軍情治單位與中央黨部第四組（後為文化工作會）來遙控媒體，重要媒體多由黨政高官、將官或其子弟執其要津，而且媒體語言幾乎清一色為北京官話，使得在地台灣人，即使是黨內高階的台灣人能進傳媒的更是鳳毛麟角。亦即大部分的重要媒體，包括新聞及相關影藝界，多由舊勢力、保守派的新住民族群掌握整個結構的上下階層。過去他們為鞏固蔣家政權而反對民主運動，醜化民主人士習以為常，而視為當然。我們回顧兩大報的成長，都是在白色恐怖時代蔣氏父子的扶持與保護下而逐漸壟斷平面媒體的，兩位出身黨軍的江浙人士，在民主抗爭激烈的蔣經國時代，終於登上了權力核心的中常委寶座
。
當李登輝主導中樞，他們開始反李，新黨成立，隨新黨而搖身一變為悍衛民主言論、新聞自由的鬥士，反對李登輝及其黨中央，到了凍省時，全面擁宋打李，自然對付台灣人的民進黨或其他獨派，始終的一秒鐘也絲毫不會軟手的。
在解嚴、開放報禁廣播之後，媒體因經濟轉型、服務業起飛，而獲得利潤。也因影藝事業與流行文化的勃發而主導風潮，影響價值，而且選舉頻繁，政黨競爭，擴大對政治、民間的影響，特別是台灣的民主化、本土化，包括李登輝在黨中央的改革、權力的重組
。以及本土政黨逐漸在地方縣市的斬獲，使得已脫或未脫黨的蔣家舊僚屬，失去了繼續可以壟斷的政治舞台，而感受到挫折與色機。因此，與他們休戚與共的強勢媒體，遂成為絕地反攻的重要據點。
當國民黨政府的威權體制消失，陳年百病畢露，黨綱紀律廢弛，正是大眾媒體可以鼓其如簧之舌的時刻，強勢媒體包括兩大報，及以TVBS為主的有線電視，儼然成為正義的化身，左打民進黨，右批李登輝而為所謂超黨派者或第三黨預留開闊的空間，電子媒體又與網路結合，進入每個家庭客廳、書房，尤其Call in節目與民調，已充分的干涉政局、操縱政策，媒體已經不是第四權而已，而是與整個公權力，包括行政、司法、立法權分庭抗禮的第二權，媒體挾民意以宰制大官，挾大官以奪取名利，一名電視主播對於官員民代可以呼之即來，揮之即去，而嚴重是它善用許多詭辯謀略，誘導群眾。或聲東擊西、避重就輕、或指鹿為馬、積非成是，茲舉其犖犖大者：
 

1. 灌輸維持現狀的價值觀
 

強勢媒體強烈的塑造以維持中華民國現狀，走向中國統一的未來為主流價值。凡是政經文教甚至影藝娛樂新聞皆以此為唯一標準。在台灣與中國兩個實存的主體性國家之間，採取模糊的一國論，所有言論尺度，寧可大大的傾於中國，而不得稍偏台灣
。他們不斷的利用戒嚴時代持續下來的知名學者如許倬雲、呂亞力、吳大猷、江炳倫來建構大中國思維的模式
，也用言行前衛的時尚專家，如周玉蔻、陳文茜等來顛覆台灣本土化思維的傳統。台灣的強勢媒體，儼然取代了理性、正義、教育、學術而成為台灣文化，及其價值觀的締造者與詮釋者。
 

2. 李登輝時代不如兩蔣時代
 

李登輝是黑金政治，兩蔣時代沒有黑金；李登輝打小白球，兩蔣沒有，結論是：李登輝是貴族，蔣經國是平民。李登輝時代不如兩蔣時代。1998年初蔣緀國逝世十年，在一場口述歷史，馬英九說「他得了滿分」，李煥認為他「非常民主。」按今天台灣從兩蔣時代的獨裁統治、白色恐怖走了出來，李雖須為黑金負責，但今天絕對比過去要民主自由與幸福。然而我們媒體，包括三台兩報顛是倒非，無非是改變台灣人民的歷史記憶，特別是為兩蔣時期作威作福的朝臣、王孫，重獲權柄，給予貼金，給予合法化。
 

3. 敵視台灣獨立、毒化「獨立」一語為毒害與不安的代詞
 

獨立的意涵是人類進步的動力，人類幸福的基礎，人類從孩提到年老無時不地要學習獨立。我要獨立，你要獨立，家庭、企業、團體、國家都要獨立。全世界近二百個國他們最偉大的日子──國慶日，幾乎都是獨立紀念日，而許多國家的獨立更是艱苦卓絕的用生命鮮血來締造的，如最強大的美國及最近的東帝汶即是。而不論台灣人民、或官方的「中華民國」其實本就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並非在敵國統治下要爭取獨立。可是我們的強勢媒體，迄今猶強烈敵視台灣獨立，從未讓獨立派的理論與實際，可以暢所欲言在媒體有系統的披露，甚至長期醜化「獨立」一詞。看同樣使用漢字的韓國，從漢城的獨立門，至天安的「獨立紀念碑」「紀念館」獨立一詞都是高聳的掛在天際。我們的媒體毒化了「獨立」，將崇高的「獨立」醜化為見不得人的「顯微鏡下的台毒（獨）」，（蔡鐘雄先生名著）。獨就毒藥，而且「中共就要打來」社會就會不安定
。因此平面媒體就三不五時以一版首條來闡揚台獨的毒害，用中國的攻台來恫嚇台灣人民
。
「獨立」是普世的理想，但「台灣獨立」就被叫成了「台毒」台灣就會喪命。就一如太陽被叫作「天上的飛翔者」，那麼太陽就會被作為一支可以射人的箭了 
。顯然，親中國的媒體將「台獨」毒化，產生社會化的功能，部分影響到連獨立運動者的政治活動陷於不敢公然高喊獨立的窘境。
 

4. 引導台灣人掉入「兩岸」或「大中華圈」的思維陷阱
 

政治人物發明「兩岸」以代「兩國」也許有不得不接受的苦衷，媒體繼之又發明「兩岸三地」將台灣香港化，這正是中國的願望，台灣強勢媒體怕台灣逐漸走離中國，處處用「兩岸」之間的關係把台灣牢套。他們稱對岸為「大陸」卻不願自稱「台灣」電視始終自稱為「本省」表示台灣只是一省，這是中國喜歡聽的，如果不願稱「全國」至少也「全台」，而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亦不斷與媒體、學界合辦許多所謂「兩岸」的交流，彷彿是國內的活動。而媒體除繼續美化中國江山勝蹟、經濟進步、腹地廣大，必須三通之外，更積極宣揚「中國人」「中國人共同文化」概念的節目版面、學術會、展覽會
。最好讓台灣對外關係僅止於與「大陸」交流。不然，另外另設一虛幻的「大中華政經文化圈」讓台灣去走，不斷的附合中國所鼓吹大中華或華人的整體概念。企圖以「大中華」來取代台灣的國際關係
。
 

5. 推捧新住民，為王孫公子的化粧師
 

戰前台灣的經濟、教育、文化水準遠非中國諸省可比，戰後初年國民黨政府來台的黨政人員與數十萬軍人，除極少高官、知識分子與若干中等程度的所謂公教人員外，絕大多數軍人識字率都甚低。然而在地的台灣人不僅完全失去了政經的權力，也失去了尊嚴與形象。六十年代後有電視，台灣人就是赤腳卑微、吃檳榔、啃甘庶的，在諸媒體出現的有地位、有學問、有氣質能說話（「國語」）的都是外來的族群。九十年代是有了改變，但新住民的形象仍是精美的包裝
，而九成的鶴、客人必須分擔更多的黑金之重責。事實大黑道，除了天道盟外，大多數名聞國際的幫派都是所謂「外省掛」的，他們才是有實力向情治、學校、企業、工程、媒體滲透而後漂白的始作俑者，當年江南案的人物返國在電視中一一成了荊軻，高漸離的大英雄。然而有多少尾台灣鱸鰻，是死有應得。大媒體包括台視戴主播利用台語借著陳進興賺多少收視率、廣告，甚至921大震間大炒所謂伏法。這個吃檳榔、講台語的要犯，為媒體製造商業利潤和正義名聲，然而媒體給台灣人、給台灣文化是怎樣的烙印？尤有甚者，強勢媒體長期為蔣家軍政子弟、王孫公子稱體裁衣、抹粉添彩
。早的不說，從聖人王建起，如陳履安、趙少康，以至於宋楚瑜、章孝嚴、馬英九，無不是有道德，有文采、有正義、有擔當的才華之士，接下來將可能是胡志強、蘇起。我們不禁要問媒體佔九成人的台灣人能一人可以比諸乎？答案是真的沒有，在野的阿扁太鴨霸，無水準。尤其在國民黨結構中，凡是被戴上「國王人馬」之標籤的，一定死掉，無能如黃大洲、無知如簡又新、無恥如蘇南成。確實李登輝除連蕭之外，手中已無任何備胎的本土人物。媒體可以造神，可以殺人。唯獨台灣人不知，借一句俗話「台灣人死好！」
總之，強勢媒體「以我之是非為是非」「以我之尺度為尺度」，不是我的是非，踰越我的尺度。則不是鳴鼓而攻之，就是封其聲音，禁其影象。強勢媒體既壟斷社會之耳目。台灣派政治人物為爭取能見度，或屈膝曲從，順其尺度，或禁若寒蟬，不敢異議。而若干諤諤之士難免要消失在媒體之上，媒體挾公意以箝制台灣人之口，殺人不見血，此之謂也。
三、宗教文化的困境
 

台灣的民間信仰與宗教的歷史與政治史一樣皆沒有自主性的被支配著，三、四百年外來統治與移民結構的複雜化，使宗教信仰多元又多變，不能發展自己本土文化特色的宗教傳統。
最早南島語族是信仰自己的原始宗教，但平埔族被征服後，逐漸同化於鶴佬、客家的信仰，這二支移民者，主要將閩、客原鄉各角頭的神明，特別是渡海保平安的媽祖和各姓的王爺供奉祭拜，而逐漸形成以寺廟為中心的祭祀圈
，而僧侶住持的佛寺不多，主要是在家眾修煉的所在叫佛堂（齋堂），數量很多，學界稱為齋教
。至於道教，則是從事生命禮儀為生的司公，有自己傳授的派系
。而1865年基督教亦傳入台灣。就十九世紀末前而言，多民變的移民社會，對宗教信仰的強烈需求是可以理解的，但宗教與當時的政治、權力並沒有什麼連帶關係
。
日本領台，將日本佛教與神道移植台灣，但對民間信仰影響不是很大。同時台灣人開創了四大名寺：基隆月眉山的靈泉寺、台北觀音山的凌雲寺、苗栗大湖的法雲寺和高雄大崗山的超峰寺
成為台灣現代佛教的道場與門派。1915年發生余清芳利用齋教西來庵的武裝抗日事件，日本乃有收編齋教的動作，以及戰爭時加強對寺院、齋堂的控制
。總的來說日本與其宗教文化對台灣民間信仰的體系並無滲透或同化的作用，使台灣人繼續府首貼耳的接收統治。
戰後，台灣統治者易主，中國國民黨政府退遷來台，帶來百萬的外來族群與統治階層的軍政與宗教人員。台灣島的佛教，全部被收為中國佛教會之下的一個「台灣省分會」，1949年，全部親國民黨的中國和尚組成的「中佛會」遷台，使台灣各佛教團體更被貶低一級。白色恐怖時代，1953年起，國民黨控制了傳戒權。凡寺院、佛堂人員須接受「中佛會」公開的傳戒儀式，才能擔任主持
，中國佛教會理長就成了台灣佛教的總教頭，所有台灣人的僧侶、尼師都接受收編，都成了「中佛會」理事長、理、監事諸公的弟子，特別是深得蔣介石信任的白聖，自1960年起長期為理事長，將台灣佛教全面中國化。
在台灣人民及其本土宗教活動受到高壓而卷縮的漫漫年代中，除了掌握台灣宗教與行政外
，給予新進來的新教派與有心之士，以一個開闊的傳教空間
。
六、七十年代之後，台灣發展工業、農村不振，人口四散，或至都市或至工業區，社會生活形態逐漸轉變，同時金錢遊戲的沈溺，生活競爭的壓力，以及台灣退出聯合國、民主運動興起，遭受的高壓。一一加深心靈的彷徨，社會的不安與不確定感。這時以齋教為主的本土民間佛教系統不能因應變遷而且趨蕭條。而這樣一個園地已經早有人在經營了。1967年一位隨軍而來的江蘇和尚，買下高雄大樹的大片山坡，捷足先登建立他佛光山的王國。同時有一位本土的尼師在東部一步一腳印的耕耘，亦創立她的慈濟功德會的世界。
 

1. 狂熱的全民宗教信仰運動與寺廟的財團化
 

1987年解嚴，恢復了寺院傳戒之權，揭開了各宗教門派，各顯神通的序幕。
十出頭年間終於形成所謂「四大道場」即繼證嚴的慈濟、星雲的佛光山後，又出現了聖嚴的法鼓山和惟覺的中台禪寺。這兩位軍人出身的禪修者因緣際會，得以交通王侯，若陳履安等名流的學禪，再經媒體的吹噓，幾乎一夜之間名滿天下
。今天台灣人已不知近一百年前台灣人有自己的四大佛寺，如果今日果可稱為四大，除了證嚴之外，三人都是與舊黨政勢力密切的人物，即使北部另一個不小的道場靈鷲山的心道法師亦是如此。台灣「大師級」的佛道人物，不可屈指數。有的遊走國際，如盧勝彥、林雲、宣化及因故避走的青海（按諸人都有外國國籍）……，當然因倒楣出事的妙天、宋七力則不必論矣。這些林林總總似佛非佛，似道非道的山頭亦頗投合現代社會人們追求靜修、健身、休閒、交誼之需。然而各山頭處心積慮的召引信徒、擴張地盤以至光怪陸離、走火入魔，終非社會之福。而道親百萬人組織旺盛，斯為1946年從中國傳來台灣的一貫道，而問題最嚴重的則為到處存在，沒有登記的神壇，台灣至1995年底有登記的寺廟教堂16158所，神職人員123027人，信徒多達1113萬人
，可見台灣人狂熱的宗教信仰，已是全民的運動。
隨經濟的發展，財富的積累，使宗教各門派，足以吸吮社會的油水，在優勝劣敗的「叢林規律」下，各大寺廟大教閥分食了最大的資源。佛光山是最龐大的佛教企業，慈濟功德會次之，它們在國內外都有眾多的據點，有自己的大學、電視台，儼然是企業財團，佛光山還廣築豪院，美國有西來寺，日本東京別院、澳洲雪梨佛光寺、中國有南京書院，但慈濟類似老鼠會的深入民間基層，更具影響力。而分布西部各地的古老廟宇，香火鼎盛，收入年多以數億計，管理廟產的董事會，亦成為各路角頭人馬爭奪的肥缺。台灣人對寺廟的捐獻始終樂此不疲，甚至引來川流不息、形形色色的西藏密教或印度哈瑞奎師那（Hare Krishna），迷惘的台灣，成為國際、國內宗教掮客的樂園。
 

2. 佛教教閥與政商媒體的關係
 

隨李登輝的當權，國會的全面改選，使國民黨受民主的挑戰，而有面臨失去政權的危機。國民黨要保護政權，政客要繼求名位，以及巨商從政、黑道漂白都要選票，他們有的是錢，誰給選票就給錢，這種供需關係養大了寺院的胃口，創造了佛教的大教閥，試想一位「大師」級的法會，階下有四、五萬黑壓壓的信眾，那個政客不動心？顯然星雲法師在高雄的起家，與國民黨與陳啟川家族有密切的因緣
，佛光山時時成為國民黨務或選務的工作地點，他長於政商關係與媒體包裝，至八、九十年代儼然成了台灣佛教的一代宗師，足以與國家元首抗禮。曾在台灣、中國間行走，並涉嫌介入西來寺以非法政治獻金給柯林頓總統
。
且看另一位惟覺大和尚，早年在陽明山國家公園築靈泉寺禪修，每年舉辦禪七或朝山活動，在媒體的渲染後，達官貴人奔走相告，前往打禪七，有陳履安、陳守山等以及立委、影星相繼皈依門下因而發跡聞名的
，他擅長辦大活動造勢，在清明或佛誕日辦法會，向來冠蓋雲集，座無虛席。今年（1999）大地震前的5月14日前後在各大報刊登半版廣告內容一是「總統賀電」賀5月22、23日的中台禪寺浴佛大典。另一是他的感謝函。5月22日那一天的浴佛大會，「有近千輛遊覽車，至少湧進六、七萬人……食物銷售一空」。由惟覺主持大會，立法院長王金平、國民黨婦工會主任黃昭順、立委、縣長……參加，有二千多信眾皈依門下，由惟覺傳戒。花車托缽遊行，晚上影歌晚會郭子乾、徐懷鈺、……，這聲勢壯大如總統府前的國慶典禮；輕曼浮華如巴西的嘉年華會，這是佛教嗎？妙的是會場地毯上，說出現「七個蓮花印痕，認為佛顯瑞象」
。接著7月25日他又跑到台南辦「中台禪寺南部聯合供僧大會」，連方瑀出席，「他呼籲全體信眾……支持連戰當選總統，以帶給台灣一個安定的力量。」

非常不幸的，既沒有「瑞象」，也沒有「台灣安定的力量」，921大地震全台灣不安不定，犧牲了2441人（10月21日止）的生命
。凡此不斷的搞活動造勢，不斷的與政治掛鉤，而名曰和尚，名曰法師，簡直是欺世盜名，不知羞恥，可是卻能獲得台灣人的掌聲與推崇，強勢媒體又為新住民造神，深得三昧。
此外，寺廟染黑又漂白已見怪不怪。先前，連佛光山星雲法師亦曾傳與外省掛四海幫等黑道人物往來
，而出身國防部「情報偵蒐單位」的特工人員聖嚴法師
，在法鼓山的天地中，也容易讓我們有想像的空間。最嚴重的是黑道漂白早已攻佔地方或中央的民代，同時控制了香火錢旺盛的大廟宇，特別是有遶境出巡活動，方便政治人物參與的媽祖廟，如雲林北港朝天宮、台中大甲的鎮瀾宮……早就是黑道的禁臠。今年4月鎮瀾宮媽祖起駕時，安排一位從小不知媽祖為何方神聖的宋楚瑜走在轎前，出現在各電視台實況轉播連續達數小時。
茲將寺廟教閥與政商媒體的關係，如以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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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佛教領袖的神化
 

佛教版圖持續的擴大，人口持續的增加，資源持續的積累，因而造就了大佛教閥的巨人，在媒體有心的放大與美化下，星雲、證嚴、聖嚴，甚至惟覺都是以「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星雲法師已被形容與羅馬教宗相稱的東方佛教大師，凡國家大事或選舉困惑，都可以指點迷律，而被瞿海源教授指為國師。證嚴法師不知何時稱為上人，接見弟子或佛教，或賓客，左右每每指示下跪而視為當然。而聖嚴法師早已一言九鼎，與李遠哲院長等一一對話，侃侃如也，在電視，在車頭、電車上，鬧區內，時時出現他的清的面相和動人的語錄，已深深印在台灣人的心版上。我們肯定宗教的社會功能，以及佛教自古以來對東方社會的正面意義，也知悉這些佛教的領袖所作的努力，以及穩定社會的作用。然而就今日他們所擁有的至尊之名位、榮貴之氣派
，超過了當年在生時的釋迦，也凌越了台灣其他教派的領袖
，但是他們所經營的世界，已經是人間淨土嗎？
由僧伽運動，企業營造與媒體包裝而造神成功，他們對社會的意義，證嚴堪稱是典範，但這是昔日的「青年證嚴」恐怕不是今日的上人了。至於隨國民黨軍來台幾位大師，遠的不說，在近二、三十年中在高壓的戒嚴年代
，基本上完全是站在統治者利益，何曾關懷過台灣人民與土地的永續發展？而且恐亦不是有佛學學術的聲望如太虛、印順。或者有什麼崇高的宗教改革理想可以開創佛教的新天地。他們的共同長處是運用關係，努力造勢八字而已，他們一心維護中國大乘佛學叢林道場的傳統，一心成為台灣社會道德思想的導師，在國民黨本土化之後，舊勢力更需要這幾位大師來「作之君，作之師」，左右政局，引導價值。尤其他們手中擁有少則數十萬，多則百萬的信徒，所有黨派的政治人物又能奈何我？國家元首──李登輝者被罵的狗血噴血，台灣本土政治人物更要隨時被整，即使媒體的驕子如宋、馬者還是有反對派敢批評。唯獨這些教閥大師沒有人敢碰一根汗毛。而且當大師主持法會或出巡地方，大官要員敢不前來侍奉左右，佛光山總寺一有活動，縣長能不前來讓他選民看嗎？當所有總統候選人都來拜碼頭，阿扁敢不來請益？所有台灣派的政治人物幾乎全被這些教閥制肘拴住。就這樣挾信徒以號令天下，台灣人只能俯首貼耳，唯命是從。
 

4. 教閥對台灣文化與土地的傷害
 

台灣本土文化逐漸顯現的時刻，在媒體報導的一年總量，不如一次宗教活動的新聞量，台灣的未來漸漸被牽向一個非理性而不可預知的未來，宗教鴉片說不一定對，但台灣人似乎已失去奮鬥的決心，一切讓靈異的鬼神來決定我們的前途。1998年4月上半月在星雲與吳伯雄的主導下，經媒體炒作，全國上下瘋狂起來。星雲4月8日到泰國親選說是二千多年前釋迦牟尼的第三顆牙到台灣，4月11日，國家副元首連戰，國家行政首長蕭萬長，一大堆部長，全在星雲、媒體所營造的價值環境下，與二萬多人到國家公共空間──中正廟迎接一顆牙齒。時空彷彿回到一千多年前大唐帝國的長安。台灣在那裡呢？這些教閥以中國及其佛學為中心，從未有佛學台灣化的思考，亦從無推展民俗文化的理念。佛光山所辦的南華管理學院是一所中國化、貴族化的大學，以及籌備中的佛光大學與聖嚴的法鼓山大學未設校，尚已經借助於中國教授，並積極舉辦文化交流活動了。
當大興土木，廣闢許多分院之時，這些教閥對水土的破壞，對山林之砍代，非尋常小廟神壇可比，惟覺在萬里竊佔公有山林建靈泉時在先，又不顧專家反對建亞洲最大禪寺在後
，而佛光山買遊憩的山林地大蓋違章大廈，用公用墓地建靈骨塔圖利，大量信徒遊客垃圾對高屏溪的污染老早不是新聞
。而法鼓山亦不讓中台專美，佔地60甲，以12億建大寺院。不斷的搶土地，不斷的要發展，台灣大地因有佛陀而哭泣了。事物發展有辦證性，貪婪的擴張，過度的膨脹
，將從內部否定自我。台灣社會、宗教界、佛教界應該自我反省，自我懺悔。在看似龐大壯碩無比的教閥結構中，將有所異變。佛教的小派系，包括新興的宗教，只要能覺醒就能推動改革運動，包括本土化、現代化、理性化、庶民化，以及從憂患意識中能關照生命與台灣眾生的前途，日本鎌倉時代的日蓮
，即是一個典型。台灣佛教內部似正醞釀著這一股改革能量的釋放。
四、國民意識建構
 

以上陳述台灣社會在邁向具有主體性的獨立自主的新國家建構中所面臨最迫切最艱難的文化困境。一個新國家建立的動機，不是政治制度的問題，而是必先要有建立新國家的意志與決心及對於要建立新國家的認識。但這也不是個人的思惟問題，而是存乎集體的共同經驗與願望，然後這些意志、決心、認識和經驗與願望，以達成國家認同而發生力量，這就是國民意識（National Consciousness）。台灣有集體的歷史記憶以來，幾乎都不斷更迭的外來統治，積累了多少殖民地文化、壓抑國民意識的凝聚，上述三種，文化情結、媒體、宗教的困境是目前瓦解台灣國民意識凝聚的最嚴重病灶
。除媒體可以有效的借助於政治手段外，餘二者都不是用政治、法律一蹴可幾的，也不是徒訴諸文化情結、宗教文化本身因素就可以解決。它必須動員多元而又整體的社會行動力量，有效而具體方法，才能完成台灣國民意識之建構。
茲依前後次第，提出具體可行的步驟，主要是靠社會運動來推展的：
 

1. 公民教育與國家認同
 

台灣人多成長於漢式、封建式的家庭，接受父權及世襲的價值，因此要培養有社會意識、社會制約的社會公民
。
(1)建立公民教育體系
由學交教育與社會教育分頭並進推動「公民教育」，闡述人不僅是屬於家庭的，更是有社會公民之意義，人必須在社會生活之中，獲得方便與利益之同時，承擔社會的責任和義務。並與本土歷史文化教育配合，使不分族群的感受台灣共同生命體的存在。
(2)建立健全台灣全島民間社區營造體系
社區營造是鼓勵民間力量來改造社區自然、人文環境，共同培養社區意識。
(3)建立民間各類型社團，如職業、運動、民俗采風、休閒的社團。
社區成員可以多元的加入不同的團體，培養超越個人、家族的社會公民意識。
(4)經公民意識、社區意識、大社會意識、台灣共同命運意識以達到台灣國民意義的形成。
(5)以土地認同為基礎的新台灣民族認同運動。
中國以血緣認同的「炎黃子孫」和文化認同的「中華文化」的民族主義來對付台灣，儘管是騙局，但不能說沒有作用。台灣此時現階段不宜打出「台灣民族」或「台灣民族主義」，唯「新台灣」「新台灣人」
已經十分流行而沒有被污名化。「新台灣民族」是可以推出的。主軸是在女權高漲下，台灣住民應重新尋找母系祖先，給予重新定位。其一是鶴、客的阿媽的「平埔族認同運動」，這還能促進與今日原住民的相互認同。其二是新住民的老母的「新台灣人認同運動」，這還可以直接增進與土地的感情與認同
。
2. 台灣歷史、文化、思想為主體的累積
 

有關台灣文化建構的論述不少，個人亦有一文充數，主要是就廣義文化的範疇作理論性的全面陳述，包括從人與土地而衍生道德與環境的雙層倫理進而建立主體性文化
，主體性的問題李喬先生已有極精彩的詮釋
。現在則是如何做的層次。
(1)豐富台灣歷史文化在時空中的積累
台灣歷史文化的積累的成果與東南亞、澳洲諸國絕不遜色，只是受制於中國古文明的教育而缺乏自信。除了全部找回存於人間的史料以及待採擷的口語記錄外，對台灣島國而言，必須從考古學來重建歷史文化的各時空的原貌，可分陸地與海底考古學，陸地考古是對原住民，鶴、客社會文化及其文物的探尋，海底考古是對海洋文化、海上交通、移民者，海底文物的探討、搜尋，以上二者對延長台灣歷史，壯大台灣文化，發揚台灣精神，皆有極大的意義
。
(2)以台灣國家為主體的歷史文化解釋權的掌握
如果沒有歷史文化的解釋權，一切的主體性都不能落實，這有二個條件，一是國內政權的掌握，二是國內外學術論述的主導權，今日台灣人選方面人才猶嫌薄弱。
(3)建立台灣國家主體的象徵符號
除了台灣國名及其圖象的設計外，還要建立台灣人民、文化、土地最有代表特色的圖象和全國各地（最好暫不用大行區來分別，如省、市、縣）的花、鳥獸……，或建築、地標等等文字國家來激發愛鄉愛國的信念，及凝聚台灣意識。
(4)先賢事蹟及典範的樹立
就歷史上有代表性、教育性的各行各業人物，給予表揚，在有關地點立碑立像，事蹟編入教科書，相關而有意義的日子成為當地的紀念日。
 

3. 「台灣學」的建立與推展

 

(1)重新規劃學術分類，突顯台灣學科的獨立性。
今日台灣如國科會教育部的學術分類，特別是文史哲學科「台灣」幾乎不存在，在學術或圖書分類，必須把台灣與中國、日本等量齊觀，還須影響到國際學術的分類，在大學及學術機關廣設有關台灣的科系單位。
(2)以台灣國家主體作為學術研究的基礎。
今日國科會補助研究文科不必論，甚至理工科國際合作研究常淪為中國的一省，作者國籍常具名為中國。
(3)舉辦以台灣為主體及以台灣事物、人物為主體的國際會議，支助國際台灣學研究。
以台灣為國家主體的國際交流，目前雖有困難，但要積極去做，但選擇實力強的如電腦，擇選台灣特色的如原住民文化，如南語島語，台灣肝病來推展台灣學術的主體性，或把台灣的重要人物作為國際或遠東學術研究的對象，如李春生、林獻堂。同時應成立基金會鼓勵國際友好學者從事台灣政經歷史文化即台灣學的研究
。
(4)成立從中央到地方的台灣文獻圖書資料機關，以從事收集、典藏、服務的工作。
 

4. 母語運動與創語權的掌握
 

(1)多語言政策落實在憲法上。使台灣各種語言都是平等的公共語言。創造母語可以生存發展的政經文化條件，各級學校視地區族群實施多語教育。
(2)設立各族母語研究推廣的機關。
(3)製定具有台灣主體與多元特色的各族的音標（羅馬字）。統一各族內部的音標與漢字。
(4)人民有創造社會語言、詞彙之權，重新釐訂修正由國民黨及媒體創作的詞彙片語。
 

5. 國民藝術運動
 

(1)一體多元的藝術運動
國民藝術或許不是一國藝術的常態，但藝術足以建構國民意識的功能，特別是能夠鼓舞弱小民族，國家如何走出被壓迫被殖民的苦難與悲情的巨大貢獻，使國民藝術運動成為台灣主體精神建構之所需。在十九世下半葉在北、東歐的民族國家的國民樂派，主要是一個族群與一種語言的，然而台灣移民社會已成為多語多族的國家，國民藝術運動本身就是多彩多姿的多元而一體的藝術形式與內涵。
(2)多元種族文化的藝術內涵
台灣那麼小的地方現有南島語，包含平埔族有十多族，再加鶴佬、客家，及來自中國多省多地的新住民，他們擁有的語言、文化，以及各自的台灣經驗，又因通婚遷居而融合成的新台灣本土味的生活形式與內涵，是藝術創作的寶庫。
(3)苦難的原住民與避難的移民者的歷史記憶及打拼見證是國民藝術精神的精粹所在。
(4)讓各種具有審美價值的藝術，如文學、音樂、戲曲、繪畫、建築形式在新世紀來臨的希望時刻，在中國可能威脅的憂患時刻，來共創台灣國民藝術的新風貌。
 

6. 歲時禮儀與民俗信仰的改造運動（庶民生活的改造）
 

(1)重訂以台灣為主體的年節歲時活動
訂定以台灣地理氣候、文化歷史、宗教信仰、民間禮俗為內涵的全國性或地方性的歲時曆，並適當加入國際性慶典節日。
(2)以現代化、理性化、本土化的原則逐步的訂定生命禮俗，尤其是喪禮的改革，並訂定相關的法規，配套實施。
(3)民俗信仰的改革
這是艱巨的大工程，尤其是宗教及民間信仰，應先從法律上來排除黑道騙財騙色滋生的環境，其次是引導迷信與愚昧，消除全民沈溺於宗教迷信的狂熱，逐漸蔚成人文社會的新風尚。至於宗教的台灣化的革命運動，有待宗教革命家出現。
 

7. 土地正名運動

 

台灣土地山河、村莊、市鎮、街道皆有原住民、開墾者、建設者的原名，然而外來統治者以統治思想、文化加以更易，其中以中國國民黨統治為甚。
(1)原住民土地村社，恢復各族母語原名或重新母語命名。
(2)鄉鎮村里恢復原名，或以當地文化、地理特色命名。
(3)都市市街名必須掃除政治教條、統治者名、或中國地名，而參考土地舊名命名，或以數字命名。
(4)山川恢復原名，相關的隧道、橋樑之名以所在名命名。
(5)學校名恢復配合所屬地名。
(6)機關建築物、公共建築物，公共空間排除統治者或政治性之名稱。
 

8. 博物館設立運動
 

博物館是文化的蒐集、展示、教育與省思的所在，它包括人文、自然科技。我們的博物館運動，主要是人文為主，包括綜合的歷史博物館，名稱或為文獻、檔案、文物、文書或文史、資料不一而足的大大小小博物館，大的為國家級，小的有個人的陳列室或小學校的校史室。其因是數百年來外來統治，使台灣沒有自己的歷史的傳承，缺乏自己文化的遺產。透過設博物館運動，引發人民有重視台灣歷史，珍惜本土文物的觀念與行動，而且能根植於台灣各角落。事實收藏品將以庶民生活為主，台灣人昔日生活的影象將會重現。博物館運動與學校、社會教育配合，很快速的能驗收台灣歷史文化教育的成果。
(1)設立國家級的「台灣歷史博物館」，台北博愛特區、中正廟園希能改為台北博物館文化區
。
(2)訂立大專設博物館，中小學設陳列室、校史室的辦法，加強博物館教育。
(3)全國各縣市普設台灣歷史博物館附教育設施。
(4)藝術及專業博物館的有系統規劃。
 

國民意識建構之系統表
 


結  語
 

世紀末造，台灣適逢百年震災，在全民賑災止傷療痛之後，重新出發，將迎接新世紀的新曙光。雖然民主前程險巇，台人奴性難改，但個人對於明春大選，猶未絕望。因此就「新國家新文化」為題，嘗試全面之論述，然終是範圍太大，能力又非所及，乃就今日文化之困境，以求其國民意識之所以建構之道。題目既已縮減，但每一項子題依舊是大領域。慨歎專業之不足，特別是有關國民意識，足以當一項大型的研究計劃，面對熱愛的台灣及其文化，只有以螳臂之勇，以竟其篇。並俟明日得能與先進好友來共同改寫。
台灣人民何其不幸的生於距中國不過百餘里的海島，始終難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台灣人民也何其有幸的，在進入21世紀之時，將能夠抗拒全球最凶惡的統治十餘億人的霸權，完成人類最偉大的獨立建國的大業。我們有信心決心不畏挫折，必能共創台灣的新國家、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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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鼎元《鹿洲初集卷二，與吳觀察論治台灣事宜書》廈門大學本《鹿洲全集》p.47。按盛傳日治初，後藤新平稱台灣人性格一愛面子，二愛錢，三怕死。經查閱不知所出。


� 同上，P.48。


� 「民兵不能給糧，在用權術駕馭之。台民好近官長以為榮耀，但時召至衙齋，與之談吐，如家父子之相親切，……則人人自以為官長腹心。」同上，p.50。


� 藍鼎元《東征集．檄台灣民人》《鹿洲全集》p.530。


� 莊萬壽〈台灣平埔族的儒化〉第一屆台灣儒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p.164。成功大學。


� 《戰間策．趙策二》「中國者，聰明叡知之所居也」《唐律．名例、疏議、釋文》「衣冠威儀，習俗孝悌，居身禮義，故謂之中華」。


� 中國《中國語言地圖集》分所謂「十大方言區」。有官、晉、吳、徽、贛、湘、閩、粵、平話、客話。1987年《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分七大方言區：閩、粵、客、贛、吳、湘、京。1988年。按藏漢語系中的漢語族（日文稱「語派」）的位階如印歐語系的日耳曼語族、斯拉語族一樣，語族以下都是獨立的語言，如英、德、語，所謂「十大」或「七大」方言，都是獨立的言語，絕不是政治名詞的方言。


� 莊萬壽《台灣論、台灣本土文化之理論建構》玉山社，p.34。


� 余紀忠，江蘇人，軍隊政工人員。中央大學歷史系畢，國民黨中訓團三期，革命實踐研究院十七期結案。長期在軍中做黨務政治文宣工作，為蔣介石嫡系胡宗南的幕下，歷任三青團宣傳處副處長、中央軍校第七分校政治部副主任、青年軍203師政治部主任、東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東北行轅新聞處長。國民黨十一至十二屆中黨委（1976-1988）。王惕吾，浙江人，軍人。黃埔軍校6期，中央軍校8期，在中國皆在軍中帶兵，來台前為陸軍


副師長。為國民黨十一至十二屆中常委（1976-1988）。


�  1988年1月蔣經國去世前的第十二屆國民黨中央委員會（1981任起）中常委共27人，其中台籍為9人。1999年8月第十五屆的中常委共33人，反過來中國大陸籍的只剩下10人，佔1/3弱。按新住民佔台灣人口12％，其中80％以上皆生於台灣。


� 不站在台灣的立場，來強調中國的軍事、經濟的壯大及外交影響力迫使美國要台灣接受和談。1999年7月，李登輝提兩國論後，中國時報、聯合報不斷將中國的反應放首版頭條來反對李登輝兩國論。


� 呂亞力、張麟徵、江炳倫、魏鏞等教授發動教授連署呼籲李登輝停止兩國論。見〈聯合報〉1999年7月19日。


� 語言本來就有各自的團體屬性或階級屬性，在一定範圍中會產生暗示作用或意識形態。二十世紀來的統治者利用其掌握的教育、媒體工具，對異議者、異己族群創造或組合具有隱喻性的稱謂或語言，流傳社會而形成污名，以打擊對方，以遂其政治目的。如「台灣獨立運動」是完整內涵的說明，它可以分成「台灣」「獨立」「運動」三個複詞，而六個字不能任意組合的，最核心的命題「獨立」二字是不能再被支解的，即使諧音為「毒立」。「建國黨」怕被支解，而不加「台灣」原因在此。可悲的是台灣人自己沒有擁有自己的創語權，也沒自己的命名權。到如今仍要被迫接受統治者所賜給的語言符號。五個字的「民主進步黨」，起初不能加「台灣」，後來被迫支解為三字黨，進而被融入「國民黨」之中，成為「國、民黨」或「國、民兩黨」。現在媒體胃口已反對政黨，主超黨派，以國民黨形象最壞，民進黨次之。稱「國、民兩黨」成為孿生，成為一個單位，那麼超黨派的那個人將成為一個相對單位，則台灣危矣。若要簡稱，「新黨」既為二字，則何不稱「民黨」與「國黨（非「狗」）黨呢？


而且「獨立」一詞的相對詞是「非獨立」，並非「統一」，獨立是要「台灣獨立」，最好跟


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一樣不要簡稱，它的相對詞，比較適宜用「中國合併」或「中國兼併」，


那麼一定要叫別人「台獨」，自己應叫「中合」或「中兼」，較為公平。總之，台灣人民的


語言符號全被外人支配，現在該是全面思考研究，加以更正的時刻。


� 如中國時報首版首條1997年10月29日：「傳美國向中共保證反對台灣獨立」，1997年12月22日，「張萬年倡議：2020年解決台灣問題」類似的謊言太多。


� 卡西爾（Ernst Cassirer）《語言與神話．隱喻的力量》。


� 陸委會有「兩岸文化交流實施原則」。


� 台灣的有線電視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電視台」頻道，每日24小時向台灣統戰，「中天新聞台」除新聞節目外，許多節目無異於中國國內的電視台。東森台製有關鄭和下西洋時遺留海外中國人的專輯等。台視每年中秋夜辦「千里共嬋娟」節目，使台、中人如一家人共渡中秋。各報多有「兩岸三地版」，而聯合、中時的藝文版都是反映以兩岸中國人的立場。中時還辦「孔子文物」（山東）「漢代文物」（湖南）等等省對省的展覽。


� 如1997年中國時報辦「迎接中國人世紀」的「21世紀科技與人才研討會」又有所謂「全球華人物理學大會」等。


� 如在電視不時出現公益廣告：禁煙、關懷少年、臨終病人的……等等大好人，不都是孫越、馬英九、張小燕……等人物嗎？


� 媒體同時善於利用民調為特定人選造勢。1996年5月吳京任教育部長，可謂長袖善舞，無法無天，但內閣滿意度居然高達70％。1998年2月在各方反對聲浪中下台，當時新黨立委又作校長問卷滿意度達78％。而聯合、中國二報數日內加以支援的文字以十萬以上計。其後老實而專業的教育官僚林清江接掌，民調下降，第一名由不斷斷交的外交部長胡志強獲得。而民調最差的幾乎都是台灣人管的部會。


� 廟寺本分別為道與佛之所，但長期以來，道、佛、儒多混雜，依內政部「台灣地宗教團體普查報告」廟寺之主神以各姓王爺廟最多，媽祖次之，土地公、觀音又次之。


� 日治前，佛寺102座，多為台南開元寺系統。齋教分龍華、金幢、先天三派，散在民間民宅數量甚多。


� 台灣道教屬華南正一教，系統分：烏頭司公：三奶派、紅頭司公：靈寶派、老君派……等等。


� 許達然〈清朝台灣民變探討〉《史學與國民意識論集》，台灣歷史學會，稻鄉，108-109。


� 江燦騰《佛教的轉型與發展》，淨心，1-59。其中超峰寺係繼承開元寺而來。


� 1912年日本曹洞宗在台灣發起組織「愛國佛學會」，西來庵件後，齋教三派十四佛堂加入。1941年起加強對寺院的管理監控以及國家神道的灌輸。


� 同註25，p.144-162。


� 1949年宣布戒嚴（依1934年戒嚴法11條：可以禁止宗教活動）。1951年公布〈查禁民間不良習俗辦法〉可禁止「邪教」。


� 1949年，號稱道教63代天師，張恩溥至台灣，駐台北覺修宮，成立「台灣省道教會」自為理事長。同時軍政官員紛紛創沒諸教，如軒轅教、中華理教、大同教……自為教主。


� 參考江燦騰《台灣當代佛教》p.41-47。


� 內政部資料，見1996年9月9日中國時報引。至於神壇，只台北市1996年調查未登記的多達1208所，見1996年10月15日中國時報引。


� 見註30。


� 西來寺以出家人、信徒等人頭，捐款給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及柯林頓總統，涉嫌人夏鈴於1998年2月被起訴。


� 影星陸小芬曾發動四千人，三步一拜朝山。媒體名製作人孫春華、立委張平沼、謝來發、林宏宗等皈依。


� 以上依1999年5月23日聯合報的摘要。該報8版在上頁以首條大標報導，佔全版1/4版面。


� 1999年7月26日自由時報。


� 號稱四大道場之一的中台禪寺，在埔里所建的新佛堂建築為亞洲最大，將於明年完成，耗資28億元。在921大地震中慈濟人最早在各災區出現，慈濟估計捐獻50億以上，而中台禪寺9月24日以惟覺之名捐1000萬元，10月3日再贈一場法會。


� 見註30，p.17。星雲與四海幫大哥陳永和有往來，1996年陳被殺後，由佛光山法引領下，骨灰置於佛光山。


� 見註30。


� 中國時報1994. 2. 9：「我們需要第二佛光山嗎？……大師父乘著賓士六○○……尾隨的也是數輛賓士……」。台灣時報1996年2月11日：「居住一百多年之久的大樹鄉興田村居民們，在眼看尼姑、和尚駕著……朋馳車出入，卻不讓居民走一條往後山的便道。終於民國七十九、八十年間爆發居民圍山」。


� 如基督教長老教會的高俊明牧師，對台灣的奉獻，非這些空有名位的「大師」能及。


� 姑不必比擬長老教會或新約教會，或一貫道。


� 1980年間，惟覺在山坡管制區擅自開挖，以竊佔國有地被判有罪，聯合報1997年6月7日。1995年又在埔里開挖坡地建中台禪寺，為亞洲最大，佔地120甲，耗資28億，他不顧許多佛教學術家反對破壞景觀，違反佛法而繼續建造，將於2000年完成台灣最大道場，聯合報1998. 1. 5。又近時盛傳該寺偷取他地的樹木與巨石。


� 台灣時報，1996. 2. 12日。


� 各山頭忙於招兵買馬。1996年9月1日，惟覺未獲家長同意，將一百多名青少年剃度，引起軒然大波。又如「法鼓山聖嚴法師在中正高中行皈依大典有一千七百多人皈依」自由時報，1999. 7. 19。


� 日蓮（1222-1282），日蓮宗的創始者。初研究天台宗、律宗，後講倡《妙法蓮華經》預言要防禦外患，後來蒙古果然侵犯日本。強調既要個人解脫，還要有拯救社會眾生的使命。


� 本論文初擬時，尚有「社會文化之困境」、「國民教育之困境」兩項，前者論述兩性、家庭、性、流行文化對台灣國民意識不利因素。後者論述台灣教育與台灣文化、生活、語言現狀脫節以及不能凝聚國民意識之教育因素。因此次「國是會議」擔任文教組召集人，另有安排有關流行文化、語言、教育三篇論文，因此兩項困境，暫存不論。


� 公民（Citizens）。


� 老包「新台灣周刊」由來已久。馬英九亦設「新台灣文教基金會」。


� 李登輝提「新台灣人」，其卸任總統後，應推動「新台灣民族認同」運動。同時「外省人獨立促進會」（請勿用「外獨會」一詞）應聯合其他社團，或有識之士來推動這個運動。


� 莊萬壽〈台灣本土文化之理論建構〉《中國論》玉山社，p.16-39。又見於《第一屆台灣本土文化研討會論文集》下，師大人文中心，p.651-664。


� 李喬〈台灣主體性的追尋〉《第一屆台灣本土文化研討會論文集》下，師大人文中心，p.665-672。


� 十九世紀歐洲考古學，已有包含民族主義精神之意義，東方漢字圈日本及戰後中國、南北韓都不遺餘力以考古來壯大本國歷史文化。


� 莊萬壽〈對台灣學建立的期許〉《台灣論》p.122-130。


� 如韓國成立「李退之學會」，定期召開國際會議，將本土思想家，推向世界。


� 拙作《台灣論》有多篇命名權、地名權文章。玉山社。


� 未來台灣歷史博物館設於總統府，台北賓館改為日本治台博物館，外交部作台灣民間藝術館，中正廟作蔣介石治台博物館，國民黨總部設台灣獨立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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